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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柏
楊
原
被
台
灣
國
民
政
府
判
十
二
年
有
期
徒
刑
，

後
來
改
判
八
年
，
原
以
為
刑
滿
八
年
即
可
出
獄
，
不

曾
想
厄
運
再
次
降
臨
，
柏
楊
被
送
至
綠
島
指
揮
部

—

一
個
令
人
聞
風
喪
膽
之
地—

—

囚
禁
嚴
重
政
治

犯
人
的
監
獄
，
進
行
軟
禁
，
美
其
名
﹁
讓
他
擔
任
教

官
﹂。這

一
期
間
，
在
一
位
同
情
其
遭
遇
的
感
訓
組
長
的
幫
助

下
，
柏
楊
在
綠
島
見
到
了
自
己
分
離
八
年
的
女
兒
，
他
以

長
詩
誌
記
如
下
：

千
里
來
探
父
／
父
迎
乍
邂
逅
／
茫
茫
兩
不
識
／
遲
遲
相

視
久
／
父
驚
兒
長
大
／
兒
驚
父
白
首
／
相
抱
放
聲
哭
／
一

哭
一
內
疚
／
父
舌
舔
兒
額
／
兒
淚
染
父
袖
／
睹
兒
思
往
事

／
利
刃
刺
心
藪
／
舊
創
初
結
痂
／
新
創
再
毒
毆
／
痴
痴
望

兒
面
／
父
心
淚
中
抖
／
環
島
踏
勝
㢌
／
汗
濕
裳
衣
透
／
兒

或
挽
父
臂
／
溫
泉
洗
雙
掌
／
絕
壁
聽
海
吼
／
高
崖
攀
燈
塔

／
佛
洞
卜
神
佑⋯

⋯

二
日
匆
匆
過
／
留
計
苦
無
有
／
兒
自
凌
空
去
／
父
自
歸

窗
牖
／
再
視
兒
睡
處
／
撫
床
淚
如
漏
／
小
徑
仍
似
昨
／
父

影
獨
佝
僂
／
重
見
尚
無
期
／
念
兒
平
安
否
／
自
愛
更
自
重

／
莫
貽
他
人
口
。

一
九
六
八
年
三
月
七
日
，
柏
楊
入
獄
，
女
兒
佳
佳
只
有

八
歲
，
四
年
後
︵
一
九
七
二
年
︶，
佳
佳
十
二
歲
，
開
始

和
爸
爸
通
信
一
直
到
一
九
七
七
年
柏
楊
出
獄
。
這
六
年
間

父
女
書
信
的
來
往
不
綴
。
後
來
這
些
書
信
彙
編
成
冊
，
題

為
︽
柏
楊
在
火
燒
島—

—

寫
給
女
兒
的
信
︾。

柏
楊
曾
寫
道
：
﹁
人
類
最
大
的
特
徵
之
一
，
就
是
對
兒

女
愛
護
的
時
間
太
大
，
而
且
愛
護
的
簡
直
沒
完
了
。
從
兒

女
呱
呱
墜
地
，
直
到
兒
女
老
死
。
更
一
直
延
伸
到
兒
女
的

下
一
代
，
再
下
一
代
，
以
及
再
下
下
一
代
，
再
下
下
下
一

代
，
無
不
十
指
連
心
。
﹂

柏
楊
這
場
牢
獄
之
災
讓
其
家
庭
破
碎
，
是
柏
楊
最
感
痛

心
的
事
。

柏
楊
坐
牢
不
久
，
他
的
妻
子
倪
明
華
便
離
他
而
去
，
他

心
愛
的
女
兒
佳
佳
︵
郭
本
明
︶
跟
他
的
媽
媽
與
一
個
叫
叔

叔
的
人
一
塊
生
活
，
小
小
的
心
靈
填
滿
抑
鬱
和
不
安
。

柏
楊
臨
釋
放
前
，
又
被
軟
禁
了
一
年
多
之
後
，
父
女
兩

人
幾
乎
變
成
陌
路
人
。

佳
佳
在
父
母
之
間
，
難
免
處
於
兩
難
局
面
。
她
在
給
爸

爸
的
一
封
信
，
曾
訴
苦
道
：
﹁
在
我
與
媽
媽
之
間
好
像
有

一
層
無
形
的
隔
閡
，
她
不
了
解
我
，
我
更
不
了
解
她
。
﹂

柏
楊
覆
信
安
撫
女
兒
道
：
﹁
爸
爸
想
告
訴
你
：
要
學
習

忍
耐
，
貧
苦
家
的
孩
子
所
以
都
前
途
無
量
，
就
是
因
為
他

們
自
幼
就
學
會
了
忍
耐
。
痛
苦
是
無
盡
的
，
要
一
直
到
眼

淚
流
枯
，
變
成
笑
容
，
才
是
人
生
。
﹂

沒
想
到
，
柏
楊
自
己
與
佳
佳
之
間
，
也
逐
漸
形
成
一
道

鴻
溝
。

柏
楊
在
自
傳
中
曾
平
淡
地
說
：
﹁
我
突
然
被
釋
放
，
回

到
台
北
，
使
佳
佳
難
以
適
應
。
﹂

據
台
灣
作
家
李
心
怡
在
一
篇
文
章
寫
道
，
真
實
的
故
事

卻
是
﹁
剛
出
獄
的
柏
楊
為
了
彌
補
女
兒
而
帶
她
出
去
吃

飯
，
女
兒
卻
故
意
刁
難
他
要
求
上
高
檔
餐
廳
，
但
剛
出
獄

的
柏
楊
沒
有
那
麼
多
錢
，
女
兒
因
此
譏
笑
他
，
他
只
好
討

好
女
兒
說
﹃
不
然
你
想
買
什
麼
我
買
給
你
﹄，
佳
佳
卻
走

到
衡
陽
路
的
錶
店
說
要
買
名
牌
手
錶
，
柏
楊
還
是
買
不

起
，
他
低
聲
下
氣
地
跟
女
兒
道
歉
，
但
女
兒
丟
下
一
句

﹃
你
就
是
做
不
到
﹄，
然
後
轉
頭
就
走
。
﹂

這
件
事
讓
柏
楊
心
裡
受
到
很
大
的
創
傷
，
他
有
一
次
講

到
這
段
故
事
，
竟
老
淚
縱
橫
，
聽
者
無
不
一
掬
同
情
之

淚
。還

幸
到
了
晚
年
，
佳
佳
終
於
明
白
老
父
的
苦
衷
，
盡
釋

前
嫌
，
遠
涉
澳
洲
的
她
，
攜
同
孫
女
來
台
灣
探
訪
爺
爺
，

使
柏
楊
老
懷
開
心
不
已
。

這
段
父
女
情
經
過
時
間
之
河
的
洗
刷
，
越
益
牢
固
不

移
，
是
柏
楊
老
年
最
堪
告
慰
的
事
！

︵
下
︶

十
一
年
前
，
曾
去
昆
明
參
加
一
次
世

界
園
藝
博
覽
會
，
那
是
特
區
成
立
後
第

一
次
組
團
參
加
內
地
的
大
型
活
動
。
代

表
團
由
當
時
的
特
首
董
建
華
擔
任
團

長
，
我
是
副
團
長
之
一
。
我
對
花
卉
一
向
沒

有
太
大
興
趣
，
所
以
博
覽
會
的
展
覽
內
容
如

何
，
至
今
毫
無
可
供
回
憶
的
片
斷
，
不
過
接

觸
的
人
物
卻
印
象
頗
為
深
刻
。
如
當
年
雲
南

省
長
李
嘉
廷
主
持
招
待
宴
會
，
和
香
港
代
表

團
座
談
。
此
人
後
來
卻
因
貪
污
腐
化
而
被
判

極
刑
處
決
。
又
如
毛
澤
東
的
孫
子
毛
新
宇
，

也
是
在
那
一
次
見
面
，
並
拍
了
合
照
。
當
年

他
似
乎
還
沒
有
參
加
解
放
軍
，
而
今
已
是
一

位
將
軍
了
。

最
近
一
次
去
台
北
，
主
要
是
觀
察
台
灣
的

五
都
選
舉
，
行
程
排
得
緊
緊
的
。
最
後
一
天

下
午
回
港
，
上
午
便
順
便
去
看
一
看
台
北
的

國
際
花
卉
博
覽
會
。
這
個
﹁
國
際
花
卉
﹂
和

十
一
年
前
﹁
世
界
園
藝
﹂，
大
概
並
無
聯
繫
，

展
出
的
同
是
以
花
卉
為
主
。
我
不
是
惜
花
的

人
，
香
港
的
花
卉
展
覽
，
都
沒
有
去
看
。
有

一
次
去
荷
蘭
旅
遊
，
也
碰
上
花
展
，
只
是
匆

匆
走
過
，
也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印
象
。
這
一
次

到
台
北
，
適
逢
其
盛
，
也
就
順
應
﹁
潮
流
﹂

吧
。果

然
人
潮
湧
湧
，
那
天
是
星
期
天
，
進
場

要
排
隊
，
各
場
所
更
是
長
龍
處
處
，
於
是
只

好
在
大
門
廣
場
先
看
看
高
山
民
族
跳
舞
。
會

場
內
共
有
十
四
個
展
覽
館
，
十
四
個
﹁
花
花

世
界
﹂。
內
地
來
參
展
的
有
﹁
上
海
庭
園
﹂
和

﹁
西
安
庭
園
﹂，
這
是
在
館
外
，
不
用
排
隊
。

但
去
過
西
安
和
江
南
的
，
早
已
領
略
西
北
風

情
和
江
南
水
鄉
，
便
覺
得
沒
有
甚
麼
特
別
。

旁
邊
的
﹁
爭
艷
館
﹂，
是
規
模
最
大
的
，
也
是

人
龍
最
長
的
。
據
說
此
館
完
全
呈
現
台
灣
在

花
藝
、
園
藝
、
造
園
景
觀
、
生
物
科
技
等
的

雄
厚
實
力
，
也
打
造
了
精
緻
繽
紛
的
展
示
空

間
，
可
惜
排
隊
需
時
，
未
敢
乾
等
。

有
些
年
輕
的
團
友
，
便
鑽
去
各
類
展
館
見

縫
插
針
地
去
觀
賞
了
。
我
們
幾
位
年
長
的
只

好
在
紀
念
品
旗
艦
店
和
﹁
迎
客
坊
﹂
流
連
，

倒
也
買
了
不
少
紀
念
品
和
紀
念
郵
票
，
算
是

為
這
個
博
覽
會
作
些
貢
獻
。

台
灣
人
的
紀
律
精
神
和
清
潔
習
慣
應
該
一

讚
，
排
隊
不
混
亂
，
地
面
頗
乾
淨
，
值
得
港

人
學
習
。

讀
大
學
住
在
宿
舍
時
，
同

寢
室
有
一
位
高
年
班
的
同

學
，
外
號
叫
獅
子
，
卻
是
一

頭
睡
獅
。
因
為
他
整
個
冬

天
，
幾
乎
都
是
蓋
㠥
棉
被
，
睡
在

床
上
不
願
起
來
。
他
說
，
沒
有
什

麼
事
情
，
比
在
暖
暖
的
被
窩
裡
更

舒
服
了
。
曾
經
問
他
，
整
天
的

睡
，
不
會
頭
痛
嗎
？
他
說
不
會
，

頭
腦
反
而
更
清
醒
。
又
問
他
，
就

這
樣
睡
到
什
麼
時
候
？
他
說
當
夏

日
來
臨
，
他
就
變
成
一
頭
活
潑
生

猛
的
獅
子
了
。

想
起
這
頭
睡
獅
，
因
為
聽
了
一

首
樂
曲
。
樂
曲
名
字
就
叫
做
﹁
夏

天
﹂，
作
曲
者
是
日
本
的
久
石
讓
。

這
首
樂
曲
，
是
北
野
武
導
演
的
電

影
︽
菊
次
郎
的
夏
天
︾
的
主
題

曲
。
我
沒
有
看
過
這
部
電
影
，
知

道
這
些
，
是
去
聽
﹁
久
石
讓
音
樂

會
﹂
時
，
看
到
場
刊
的
介
紹
。
場

刊
還
說
：
﹁
樂
曲
以
一
段
賞
心
悅

目
的
撥
弦
開
始
，
緊
隨
的
是
由
鋼

琴
奏
出
的
美
妙
旋
律
，
是
一
程
清

新
的
夏
日
之
旅
。
﹂

整
場
久
石
讓
音
樂
會
的
音
樂
，

都
非
常
動
聽
。
比
如
以
非
洲
民
族

音
樂
為
主
旋
律
的
﹁
原
點
一
九
八

一
至
二
○
○
九
﹂、
﹁
禮
儀
師
之
奏

鳴
曲
﹂、
﹁
魔
女
宅
急
便
﹂、
電
影

︽
千
與
千
尋
︾
的
配
樂
﹁
某
個
夏

日
﹂，
都
觸
動
人
心
。
不
過
，
我
特

別
喜
歡
這
首
﹁
夏
天
﹂，
不
但
帶
給

我
清
新
的
夏
日
之
旅
，
更
帶
給
我

夏
日
的
壯
麗
，
讓
我
想
起
夏
日
的

翠
綠
群
山
，
讓
我
想
起
夏
日
的
淙

淙
溪
水
。
在
天
氣
剛
變
冷
的
冬

日
，
聆
聽
久
石
讓
的
﹁
夏
天
﹂，
確

實
是
愉
悅
的
體
驗
。
不
過
步
出
文

化
中
心
，
迎
人
的
不
是
陽
光
，
而

是
璀
璨
的
聖
誕
燈
飾
和
寒
冷
的
空

氣
。
假
如
是
白
天
的
音
樂
會
，
聽

完
後
走
出
會
場
，
讓
溫
暖
的
陽
光

灑
遍
全
身
，
那
種
舒
適
的
感
受
，

相
信
是
無
與
倫
比
的
。

我
曾
經
不
止
一
次
提
及
，
香
港
文
化

的
核
心
價
值
是
偽
善
，
背
後
的
基
準
乃

共
同
浸
淫
在
共
犯
文
化
的
社
會
氛
圍

中
。
最
近
中
大
新
傳
刊
物
︽
大
學
線
︾

策
劃
了
一
個
專
題
，
剖
析
﹁
補
習
社
奪
Ａ
數

目
成
疑
﹂
的
來
龍
去
脈
。
我
最
關
心
的
並
非

補
習
社
的
花
招
，
說
到
底
那
早
已
屬
彼
此
心

照
不
宣
的
公
開
﹁
秘
密
﹂，
反
過
來
採
訪
學

生
如
何
去
面
對
補
習
社
的
利
誘
，
更
加
來
得

切
中
共
犯
命
脈
。

補
習
社
的
招
數
其
實
人
盡
皆
知
，
就
是
在

放
榜
後
搜
刮
奪
Ａ
學
生
名
單
，
然
後
以
電
話

攻
勢
加
上
現
金
獎
來
招
徠
照
片
及
成
績
單
作

廣
告
之
用
。
採
訪
指
出
，
不
少
補
習
社
可
能

竭
澤
而
漁
，
連
只
上
過
一
堂
半
堂
的
學
生
也

不
放
過
，
總
之
可
以
和
補
習
社
扯
上
一
鱗
半

爪
關
係
的
優
秀
學
生
，
也
主
動
吸
納
招
納
以

壯
廣
告
聲
威
。
而
在
訪
問
中
，
的
而
且
確
有

不
少
同
學
承
認
沒
有
怎
麼
去
上
堂
，
甚
至
認

為
課
程
無
甚
作
用
，
但
面
對
利
字
當
頭
的
誘

惑
，
自
己
早
已
乖
乖
遞
上
成
績
單
去
換
取
金

錢
回
報
。

是
的
，
當
中
委
實
難
以
追
究
任
何
法
律
責

任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從
中
揭
示
出
學
生
對
個

人
的
誠
信
㠥
實
不
甚
了
了
，
而
且
更
加
不
介

意
成
為
人
云
亦
云
跟
紅
頂
白
助
燃
盲
目
補
習

風
氣
的
幫
兇
。
我
們
慣
了
指
指
點
點
，
對
眼

前
社
會
的
一
切
不
義
動
輒
痛
斥
，
建
構
出
人

盡
皆
見
的
批
評
文
化
，
可
是
永
遠
對
自
己
寬

鬆
姑
息
，
心
中
總
有
不
同
的
量
尺
把
弄
自

娛
。
嚴
格
來
說
，
以
上
的
行
為
已
屬
一
種
協

助
他
人
從
事
欺
詐
活
動
的
行
徑
，
只
不
過
法

律
條
文
不
一
定
可
以
成
功
執
法
而
已
。

那
便
是
我
們
身
處
的
共
犯
社
會—

—

學
生

對
補
習
社
而
言
是
直
接
的
消
費
者
，
而
且
也

對
補
習
盛
行
的
風
氣
有
深
刻
感
受
，
然
而
過

橋
抽
板
的
心
態
卻
清
晰
可
見
，
一
旦
考
得
佳

績
高
中
便
立
心
你
死
你
賤
。
似
曾
相
識
，
對

嗎
？
那
便
是
梁
展
文
的
縮
影
版
，
我
們
的
社

會
不
折
不
扣
反
覆
灌
輸
教
導
大
家
要
見
風
駛

舵
、
過
了
海
就
是
神
仙
、
有
錢
放
在
面
前
為

何
不
取
等
的
核
心
價
值
。
而
前
提
是
：
反
正

人
人
都
不
介
意
，
指
鹿
為
馬
的
教
材
無
日
無

之
︵
梁
展
文
對
報
告
的
回
應
堪
為
當
代
範
文

經
典
︶，
大
家
也
不
妨
一
起
﹁
共
犯
﹂
下
去
。

思考共犯文化

︽
道
德
經
︾
第
六
十
三
章
教
人
要
﹁
圖
難

於
其
易
﹂，
意
思
是
指
應
付
難
題
的
最
好
方

法
，
是
在
它
們
變
成
困
難
前
，
便
及
早
將
它

們
治
理
。
例
如
只
要
把
放
在
手
邊
的
水
杯
移

開
一
點
，
那
麼
便
能
化
掉
它
被
打
翻
的
危
險
，
免

卻
要
清
理
一
㟜
濕
透
文
件
的
麻
煩
。

﹁
圖
難
於
其
易
﹂
這
五
字
說
來
容
易
，
要
切
實

地
做
到
其
實
非
常
困
難
，
皆
因
人
性
中
包
含
惰

性
，
尤
其
當
問
題
爆
發
時
代
價
與
自
己
無
關
，
我

們
更
特
別
容
易
鬆
懈
，
對
危
機
掉
以
輕
心
。

早
前
內
地
的
官
方
媒
體
央
視
推
出
一
系
列
報

道
，
指
大
量
熱
錢
正
囤
積
香
港
，
準
備
衝
擊
內
地

股
市
，
香
港
高
官
們
紛
紛
出
言
反
駁
，
指
言
論
表

面
化
兼
毫
無
根
據
，
皆
因
兩
地
均
有
嚴
謹
的
制
度

把
關
，
香
港
亦
有
防
範
熱
錢
過
度
炒
作
的
機
制
，

但
天
命
倒
想
問
問
若
市
場
一
旦
因
熱
錢
的
去
留
觸

發
危
機
，
最
後
受
苦
的
會
是
誰
？
而
熱
錢
又
真
的

難
以
嚴
重
影
響
本
港
嗎
？

坦
白
說
，
根
據
我
在
運
程
書
內
的
占
測
結
果
，

明
確
指
出
兔
年
香
港
的
經
濟
將
因
炒
家
的
騙
財
伎

倆
而
嚴
重
失
財
︵
第
十
六
頁
啟
示
二
︶，
引
發
股
市

大
升
大
跌
的
大
調
整
︵
第
十
七
頁
啟
示
三
︶，
禍
患

的
源
頭
乃
是
始
於
金
融
大
鱷
對
香
港
的
虎
視
眈
眈

︵
第
十
七
頁
啟
示
四
︶—

—

我
們
當
下
其
實
正
處
於

危
機
邊
緣
！

若
香
港
市
場
一
旦
受
到
大
鱷
衝
擊
，
最
後
誰
會

為
香
港
﹁
淪
為
提
款
機
﹂
而
付
出
代
價
？
正
正
就

是
﹁
血
汗
積
蓄
被
榨
乾
的
普
羅
大
眾
，
只
餘
滿
面

的
眼
淚
﹂︵
第
十
七
頁
啟
示
四
︶
！

老
子
的
哲
學
教
人
要
﹁
無
為
而
無
不
為
﹂，
正
是

指
做
人
要
先
知
先
覺
，
小
心
翼
翼
，
杜
絕
所
有
危

機
爆
發
的
可
能
性
，
最
後
才
能
達
到
無
為
。
天
命

希
望
港
府
不
要
將
無
為
的
意
思
誤
解
為
﹁
什
麼
也

不
做
﹂
而
低
估
各
種
潛
伏
的
危
機—

—
若
想
避
免

禍
患
發
生
，
是
時
候
踏
實
地
實
施
各
種
有
效
的
防

禦
措
施
了
！

正視熱錢危機

安城距離名古屋約八十里，是戰國時代三河國的
腹地，兵家相爭頻繁，留下不少大小戰役的遺

跡，供後人憑弔。筆者因為研究課題的關係，近來對
尾張、三河中世的史跡多所留意，因為安城是松平德
川家族霸業的發祥之地，其殘留文物和史跡，多與松
平一族攸關，所以頗為留心。
史傳松平家族的初祖親氏，十四世紀中葉，崛起於

西三河北部六所山的山谷間，因其四環多植松樹，所
以就用松平名其村落，親氏的祖上便襲用松平為姓
氏。傳到兒子泰親一代時，松平的勢力漸漸茁壯，漸
漸不能安於在偏僻山間躬耕隴畝的生涯，開始志在向
山下平野尋求發展。泰親於是帶領兒子信光一支，下
山南向，遷徙於岡崎的北巖津，在彼處築屋定居。信
光長大後，彪悍有力，參與平息郡內紛亂，開始在地
方嶄露頭角。稍後以武力東進，越過矢作川，在文明
三年（1471）奪取了和田氏經營了三十年的安祥城，
成為新的城主。安祥城後來簡稱安城，其後親忠、長
親、信忠和清康四代，先後五十餘年在此養精蓄銳，
乘勢待發。
根據記載，舊安祥城初建於室町中期的1440年，城

基為一座平丘，其北面有一片繁茂的森林帶，所以有
別稱「森城」，東南西三面為濕地和稻田，植秧時
節，遠望水田之上的城堡，恍若一座「浮城」。舊城
的遺址，如今地形平曠，周圍既無水田，亦乏溝渠，
易於攀登，遠遠沒有後來松平一族遷居的岡崎城險
要。江戶時，在舊址蓋建了一座淨土宗大乘佛寺和另
一座八幡神社，兩處至今香火繚繞。據說佛寺北角有
一口「風呂井」，是汲水洗澡之處，為安祥城殘留的
唯一遺物。井口方形，外觀古拙，四邊井石已給井繩
磨蹭得平滑光亮。繞寺有一條溪流，寬盈數尺，溪底
佈滿大小石，流淌㠥一渠活水。溪流內側為一排山茶
樹，雖然序屬歲末，而山茶花正在盛開，紅色花瓣隕
落於溪中，隨流漂移。溪流高下處，水聲潺潺，宛若
細語，彷佛斷斷續續在向遊人訴說前代舊事。
到了第七代清康氏時，松平一族已經成長為三河地

區的最強勢力。享祿四年（1531），清康佔據了岡崎
城，隨即加以擴建，作為西進尾張的據點。當時尾張

大名織田信秀勢力
最盛，覬覦三河，
而駿府大名今川義
元欲與爭鋒，兩雄
之間，兵禍連結，
夾在中間的清康、
廣忠父子，只好選
擇與今川結盟，對抗織田。首當其衝的安祥城，成為
攻防拉鋸戰的焦點，歷時九年，安祥城數度易手，桶
狹間戰役後，受到兵火嚴重損毀的城堡終被廢棄。
據說安祥城首次被織田軍攻陷時，近處寺廟有一位

叫善惠的法師，奮起抵抗，執長刀阻擋尾張的兵丁。
法師有武功，所向披靡，驚動了尾張大帥織田，親自
召集槍手，環繞善惠，放排槍將其戕殺。善惠的遺體
洞穿如蜂巢，有村人將其瘞埋，並在墳上簡單立了一
塊木標。舊傳陰雨日常見螢火出沒城址，村民附會說
是善惠的魂魄來歸。明治的時候，其墳所在的山主山
口氏，為善惠事跡所感動，重新為其樹了一塊石碑，
鐫文記敘法師的勇武行狀。鐮倉、室町時代，寺院勢
力昌熾，僧人常常干涉俗政，並不惜與地方守官以及
豪族齟齬，因此寺僧中多有好武善戰者，跡近唐宋時
的武僧，善惠就是其中一員吧？另一方面，中世豪族
子弟，也多與寺院有糾葛。安祥城拉鋸戰役的雙方主
角，今川義元少時曾經出家為僧，織田信長也有「法
師」之號，而且豪族皆有家寺，其主持往往參與機
要，可見寺僧的權重。再說我國古時雖有習武的寺僧
如少林出家弟子，但往往只是為了強身和護寺，很少
聽說有熱衷於山下的世俗政治、甚至進而下山干政
的。
筆者以為安祥城攻守戰的意義，在戰國時僅僅次於

後來的「關原之役」。何以見得？一是其歷時之久，
雙方消耗之大；二是松平家第九代城主家康（即後來
的德川家康），正好在其時度過了艱辛顛簸的童年，
對其後來人生影響非常重大。清康在擴建岡崎城時，
不能善待部下，大概催逼太過，導致家臣反亂，清康
在亂中被殺，其子廣忠被擁為城主。拉鋸戰開始第三
年，即天文十一年（1542），家康在岡崎城內出生，

乳名「竹千代」。兩歲時，其母舅
刈谷城主水野信元氏倒向織田，其
父廣忠在今川義元的脅迫之下，將
家康生母於大氏休回了母家。家康
六歲時，廣忠為了維持和今川的聯
盟，同意將其兒子家康遣送到今川
本據駿府去做人質。不幸遣送途
中，遭遇織田軍被俘送斬，當時軍
中少公子織田信長可憐其稚弱，向
父親信秀陳情，家康得以倖免。次
年春天，廣忠也因事為家臣所殺，
被囚的家康便以童稚之年，突然成

了松平九代主。這一年的冬天，今川軍克復了安祥
城，俘虜其守將信廣，而信光則是信秀的長子，信長
的長兄，織田家的接班公子。因此兩邊一議，就用信
廣對等交換了家康。家康雖然回到岡崎做了少年城
主，而仰承今川的鼻息度日，則毫無變化。家康小心
翼翼，以進貢等方式，刻意討好今川，隱忍苟安，一
直到成年的十九歲。
當家康出生時，戰國大名間的紛爭正烈，天下秩序

蕩然，擁有武力的，憑力氣立足，欠缺武力的，以謀
劃營生，結果氣力不足或用罄後，屬下作鳥獸散；謀
劃不逞或無以為繼時，追隨者各自謀生。家康不幸生
長於戰國紛爭的漩渦之中，兩歲失母，七歲失父，做
人質寄人籬下，夾在強鄰之間，跋前躓後，一直看人
顏色，以定進退去從，其最大的功夫當然是「能忍」
了。家康「及冠」之前的生活，彷彿「天將降大任於
斯人」，完全實踐了孟子所謂的「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的考驗。
民間故事相傳「戰國三傑」曾經一度相聚，以「杜

鵑未鳴」為題賦詩。織田信長說「不鳴則殺之」，透
出霸主本色；豐臣秀吉稱「不鳴則誘其鳴」，呈露其
謀略功夫；德川家康謂「不鳴則待其鳴」，其隱忍過
人的性格特徵，溢於言表。故事當然出於附會，卻有
「阿堵傳神」之效。信長叱吒風雲，雷霆震怒，鮮有
能摧阻其鋒芒的。他先後制壓毛利、殲滅武田、陳兵
京都、威震天下，但是手下一將叛亂，倉促不及應
付，結果只好在本能寺裡自刃了斷。秀吉多智，謀定
而動，很少有失算之時。他平定四國、九州，四方大
名，惶恐聽其號令，因而謀向島外伸張勢力，結果兵
敗朝鮮，抑鬱而死。這兩位戰國頂尖武將，最後都不
能成就大業，多少和「不能忍」有關聯。

再看德川家康，看他趨走於今川麾下，仰事他十餘
年而不露慍色。今川在桶狹間戰死，家康立即與織田
媾和。後來在小牧、長久手戰役兵敗，他又和秀吉媾
和，不惜稱臣於秀吉。等到秀吉一死，傳位給幼子，
家康又隱忍十餘年，直到所積足夠厚實，然後始展宏
圖，終於在關原一役，擊破石田西軍，統一日本，開
了江戶兩百五十餘年治世。家康能完成織田和豐臣的
未竟之局，究其主觀原因，大概是能忍吧？要追溯其
「忍功」的養成，大概是在安祥城九年之役時期吧？
如果沒有安祥城的紛爭，家康很可能只是一名「安樂
公子」，鐘鳴鼎食，充其量也只是一大名而已，哪能
肇始像江戶這樣日本歷史上最長的清平格局呢？
能忍是一種大功夫，不過唯忍也不能成大德。家康

之能忍，大概是有所待吧？正因為其有所待，當「時
不我予」時，就隱忍度日，徐圖所為，等待時機。
「應仁之亂」後，未過百年，室町幕府式微，各地豪
強競起，攻城略地，天下紛擾，拉開了戰國紛爭的帷
幕。家康生於其時，親歷各類超常的災難，和平秩序
之世，大概就是他的「所待」吧？進而也是他的「使
命」吧？當他周旋於群雄之際，一再陷於危殆，以其
能忍，終於轉危為安。一旦時機成熟，如面臨關原之
戰時，他又能發揮勇武智謀，盡顯英雄本色，最終能
完成使命，實現「所待」，向世人證明他並非以「忍」
苟全亂世之輩。有「待」才能「忍」，所以家康「所
待」愈大，「所忍」就愈深。一「待」一「忍」，是
家康性格的最好概括。
當我在安祥山前佇足時，正好夕陽西倚，綺霞滿

天，大乘寺裡的梵頌之聲，嫋嫋遠引，一派祥和景
象，很難想像四百年前的煙熏火燎和刀光劍影。離開
安城後，車經刈谷，特地在歷史名所「椎之屋邸」稍
停。椎樹，我國俗稱柯樹。家康生母於大（後稱「傳
通院」）被休後，遣歸娘家，其兄信元安置她在此居
住。因為木屋掩隱於柯樹叢中，所以得名「椎之屋
邸」。相傳於大常常盤桓於樹下，聽風聲鶴唳，消遣
時光。她一定在樹間見過母鳥哺幼、稚雛呼母的光景
吧？世事無常，宛如南柯一夢，於大返歸母家時，已
為人母，見此情景，不知她如何感傷？其時薄暮初
臨，暝色漸起，讓人覺得有了幾分寒意，不敢流連，
就驅車歸道。途中一再恍然聞得雛唳之聲，縈迴腦
際，再三揮之不去。

（作者趙堅，大阪常磐會學園大學教授，復旦大學

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父女情、女兒心

台北花卉博覽會

彥　火

客聚

羅
志
祥
︵
小
豬
︶
日
前
被
網
友
惡
搞
，
傳
他

身
患
性
病
，
說
是
由
朋
友
的
朋
友
的
爸
爸
，
一

位
泌
尿
科
醫
生
透
露
的
，
繪
聲
繪
影
。

儘
管
小
豬
努
力
闢
謠
，
謠
傳
仍
不
脛
而
走
，

甚
至
有
電
視
名
嘴
在
節
目
中
大
肆
談
論
，
他
不
堪
被

消
費
，
又
為
安
撫
受
傳
聞
困
擾
而
生
氣
的
媽
媽
，
最

重
要
是
向
外
界
徹
底
澄
清
，
於
是
小
豬
決
定
公
開
出

示
健
檢
診
斷
證
明
書
，
強
調
從
二
○
○
五
年
到
二
○

一
○
年
十
二
月
間
，
﹁
接
受
包
括
泌
尿
科
檢
查
，
均

未
發
現
傳
染
性
皮
膚
病
變
﹂，
以
證
明
清
白
及
正
視

聽
，
小
豬
的
經
紀
公
司
也
發
表
聲
明
，
若
有
媒
體
再

散
佈
沒
有
根
據
的
謠
言
將
會
提
出
控
告
。

正
如
小
豬
媽
媽
說
，
﹁
就
算
沒
有
做
錯
，
也
要
勇

於
面
對
，
才
是
真
男
人
。
﹂
可
是
此
舉
卻
會
為
小
豬

帶
來
後
患
無
窮
，
事
關
網
友
隱
形
，
他
們
在
暗
小
豬

在
明
，
隨
時
隨
地
都
可
以
惡
搞
小
豬
，
且
可
以
一
次

比
一
次
離
譜
，
他
們
坐
在
電
腦
前
花
一
刻
鐘
作
個
荒

天
下
之
大
謬
、
殺
傷
力
一
百
分
的
故
事
，
竟
得
到
小

豬
勞
師
動
眾
，
浪
費
時
間
精
神
去
澄
清
，
那
份
惡
搞

帶
來
的
成
功
感
完
全
滿
足
網
友
的
壞
心
腸
，
羊
群
心

態
，
其
他
網
友
又
亂
炒
作
謠
言
，
實
在
是
把
小
豬
當

玩
具
般
。

好
像
之
前
被
網
友
亂
爆
吸
毒
，
小
豬
也
第
一
時
間

去
驗
頭
髮
、
驗
尿
液
，
將
檢
驗
報
告
公
開
，
證
明
清

白
，
今
次
便
傳
患
性
病
，
他
又
極
力
澄
清
，
下
次
若

果
傳
他
破
產
，
他
豈
不
要
捧
出
全
副
身
家
證
明
自
己

經
濟
良
好
？

問
題
是
，
一
次
兩
次
都
認
真
澄
清
，
第
三
次
放
棄

澄
清
，
就
好
像
說
今
次
是
真
的
了
，
小
豬
現
在
已
騎

虎
難
下
，
被
黑
心
網
民
牽
㠥
鼻
子
走
。

小
豬
大
可
參
考
香
港
藝
人
的
澄
清
方
法
，
先
出
一

個
嚴
正
聲
明
為
自
己
正
視
聽
，
再
發
律
師
信
告
對

方
，
並
提
警
告
，
誰
轉
載
、
散
播
謠
言
，
必
告
。

至
於
一
切
證
明
如
驗
身
報
告
，
只
給
廣
告
客
戶
審

閱
，
力
證
傳
聞
是
一
派
胡
言
，
保
住
代
言
人
地
位
已

足
夠
了
。

羅志祥澄清性病疑雲有後患

百
家
廊

趙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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